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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语丝 C3平湖版

赛艇小镇者，千年马厩古村也。地下文物，
良渚中期。敦敦质地，扑朴石器。移穆古韶，青
铜纹陶，烨烨古技，东周青瓷。披荆斩棘，击壤
篱荛。历史悠久，当数马厩。春秋齐景代天南
巡，萧萧马鸣，驻跸古村，省耕安民。牧马遗址，
留存至今。沐公遗泽，永祀王灵，遂有大王庙建
焉①。揆我古迹，马厩大桥。明朝始建，清代继
保。圆拱三孔，半月波涛。石阶朴朴，拱顶岧
岧。五坊门户，地势冲要。众工智慧，乡贤襟
抱。久安长治亦英雄，景公南巡曾劝农。先辈
风霜胼胝苦，懿行甘露润乡风。赖倚和风勤照
拂，株株苗木长成材。子孙受沐良风育，古村马
厩生气来。

马厩古村者，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沾平原之

利薮，溉泽国之芳馥。田亩棋枰，枝茂叶稠，层黄
积翠，满目锦绣。黛瓦粉墙，绿水泱泱。柔蓝深
碧，河风送凉。杨柳垂岸，鸥飞鹭翔。百花笑吟，
芙蕖飘香。亭台阁榭，精致构筑。玉栏石砌，枕
水明窗。绿林掩映，轻舟讴唱。芦雪秋浦，明媚
水乡。马厩田原美扶疏，农村丰茂唱鹧鸪。日间
明丽流行画，月夜阴柔水墨图。人勤地熟春来
早，红杏枝头分外娇。生态农庄种植忙，蜂飞蝶
舞伴芳草。

文旅融合，固本培元；农村振兴，行稳致远。
河宽港阔，便利机轮。杂木赛艇，五彩缤纷。犁
碎云天，劈波向前。有序跟进，鸾侣争先。全家
舞桨，笑声飞扬。髫童雀跃，稚声童腔。书香表
演，农民登场。全家参赛，诗词说唱。艺术手操，

万马奔腾。远近名传，省榜荣登②。专题展馆，接
二连三。琳琅满目，争相参观。意式淇淋，外国
宝宝。外来文化，童话色调。当代歌谣千年庙，
声光云电古拱桥。龙虾竞钓黄酒宴，烟炭熊熊忙
烧烤。港桥马庙交响乐，访野踏青梅李腮。巧解
春风藏密码，此中有宝莫空回。

注释：①大王庙来历，见清陆栱斗《当湖竹
枝词》之五十一：“遵海而南话昔年，庙存齐景祀
官田。若非死后称千驷，那得於今马厩传。”自
注云：“齐景公庙在官田坊，古传景公遵海而南
至此。又县南十五里，有马厩庙，人谓景公牧马
之所。”

②曹桥街道《手马欢歌》赴省参赛，获浙江省
群众广场舞大赛金奖。

□ 刘宗德

平湖赛艇小镇赋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我和胡佩结婚已经六
十周年了！回忆我们走过的道路，有艰辛、有困
厄、有痛苦，但也有拼搏、有奋进、有成功，更有我
俩互相的坚持、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情谊，如钻石
般珍贵，亦如岁月般恒久。

1960年 9月，我们于大学校园相识。毕业后
两人分居两地：我留在宁波鄞县（现鄞州区），她
则在平湖工作。这个距离如今走高速不过一个
多小时，便能相聚相守；可当年从鄞县去往平湖，
先要乘船，再转火车、换长途汽车，全程至少要耗
费两天。那时调动工作也是极不容易的，我们一
年到头，也只有寒暑假才能见上一面。每到周六
傍晚，同事们都赶回宁波家中与亲人团聚，镇上
的几家小店也早早关门打烊，街巷昏暗又冷清，
只剩我孤身一人，伴着一盏油灯独坐度日。当初
从繁华的杭州，来到偏僻冷清的乡间小镇，那份
孤独、焦虑、压抑与烦闷，实在难以向外人道也。
每每想起妻子胡佩独自在平湖，既要侍奉年近八
旬的双亲，又要照管六七岁的孩子，肩上的重担
可想而知。那时的我们，只能靠着一封封书信，
互诉心意、彼此牵挂、相互勉励，真应了那句“雁
尽书难寄，愁多梦不成”。即便路途遥远、聚少离
多，我们始终心怀笃定，坚信终有一日能够团圆
相守，从此不再分离。

1976年，人员的调动政策开始松动。我的妻
子是个胆小、谨慎的人，但为了团聚和互相照顾，
她也鼓起勇气、大胆争取，抓住了当时的一个机
会，一方面与平湖中学校长联系；另一方面向教
育局局长反映。他们看了材料后，既是为了工作
需要，又对我们表示理解和同情，同意把我调入
平湖中学。我于 1980年 8月调入平湖中学。报

到那天，我俩热泪盈眶地从沈永迪副校长手中接
过了学校刚造好的教师宿舍钥匙，内心无比激动
和感谢！10多年的期待、煎熬和反复，终于实现
了我们团聚的目标。这仿佛春日里一缕温暖的
阳光，穿透云层，照亮了心灵的每一个角落。那
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与释然，如同重负落地，
让人瞬间感到无比的畅快和自在。

当时我和胡佩心里有着一个朴素的共同心
愿：满心感念张大为局长、李绪全校长等几位领
导的关照与帮助。我们心中暗下决心，最好的感
恩便是踏实工作，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各位领导
的厚爱与成全。

确实，那时我和胡佩都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
事业，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一路砥砺前行。我们
原本就承担着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和一个班的班
主任工作，已是满额的工作量。可学校有特殊需
要时，我们又接受了其他的任务：人民医院职工
文化补习，每周六晚上三节文化课由我讲授；党
校干部培训，周日上午三节语文课也由我承担；
校内语文老师因病请假，我也随时主动顶课代
课。我是超负荷工作的，因此那段时间，我的身
体每况愈下，甚至步履艰难，但在平湖中学工作
的八年里，我没有请过一天假。当时的这种上课
和代课都是没有报酬的，但我的教育教学成绩始
终表现突出。妻子胡佩一边坚守本职教学岗位，
一边独自扛起侍奉老人、抚育幼子的家庭重担。
我们二人心意相通、彼此体谅，各自默默坚守、无
私付出。那段岁月，工作虽分外艰辛，付出虽倾
尽心力，但我们实绩亮眼、无愧初心，内心也满是
安稳与幸福。

1988年 8月，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安排我到

城关中学和职业中学担任校长。工作量之大和
工作之艰难，我不再多述。我每天夜以继日工
作，几乎放弃了所有休息日，我的妻子不仅没有
一声怨言，而是大力地、默默地支持我。当初我
为了积极争取资金，大力发展职业学校，在经济
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我千方百计向省教育厅申请
补助、向平湖市政府和教育局争取支持，还积极
对接相关人士，最终争取到了一笔可观的资金。
这笔钱怎么用？我是想重点把钱用在大力发展
职业学校上：征用土地，建造教育用房、扩建操场
和添置教育教学设备。同时也量力而行地提高
教职员工的福利补贴待遇。当时校内理解者不
多，不解者不少，但我坚信为了发展职业教育，钱
不能作为“福利”乱发，我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
最后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平湖职业中
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逐步成长为办学规范、口
碑良好的优质职业学校，后来更是成为了国家级
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2005年 1月我终于退休了，可以安度晚年
了。我除了适当参加一些社会工作外，把大部分
时间花在看书、学习、练书法和进行家务劳动
等。空闲时和妻子相互交流学习心得，我们有讲
不完的话。尤其是在刚退休不久时，我们游历了
祖国的山川大河、探访了名城古迹，了解祖国的
历史文化，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对祖国满
怀无限热爱。

六十年风雨人生路，岁月跌宕，历程不凡。
如今我们得以安然闲适、乐享晚年，由衷感恩祖
国繁荣昌盛、日渐强大，也铭记感念各位恩人当
年的鼎力相助与深情成全。那些艰难与温暖、泪
水与欢笑，已成为我们一生最珍贵的记忆。

□ 戚家骐

我们的六十年

平湖的底色，是浸在时光里的“青”。
这抹青色不似朱砂浓烈，也不似金箔张扬，

它藏在河网的波光里，嵌在古街的石板中，融在
水乡的晨雾间，像一坛陈酿的黄酒，越品越觉醇
厚，越看越显灵动。

清晨的东湖是被青色唤醒的。天刚蒙蒙
亮，薄雾便沿着湖面缓缓铺开，把湖心的叔同莲
花晕成一幅淡墨山水画。湖水是极浅的青，像
被磨碎的绿松石溶在水里，微风一吹，水面便泛
起细碎的青鳞，随着晨光渐亮，那青色又慢慢分
出层次——近岸处映着岸边的垂柳，是带了点
绿的青；湖心处连着天际的云，是掺了点蓝的
青；偶有白鹭掠过水面，翅尖点起的涟漪，便把
一湖青色揉成了流动的诗。晨练的人们沿着湖
堤散步，脚步声落在青石板路上，与柳叶沙沙的
声响、水鸟轻啼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倒让这青色
的湖景多了几分烟火气。

傍晚时分，再看东湖的景色，夕阳把天空染
成橘红，湖面却仍留着淡淡的青，像一块被夕阳
镶了金边的青玉佩。岸边的路灯亮了，暖黄的灯
光落在青石板路上，与湖面的青光交相辉映，竟
让人分不清是在画里，还是在现实中。

沿着东湖往西走，便到了南河头历史文化街
区。青石板路是这里最固执的青色记忆，被几百
年的脚步磨得发亮，雨后更是润得能映出屋檐的
轮廓。两侧的老房子多是白墙黛瓦，墙根爬着青
绿色的藤蔓，瓦檐下挂着的红灯笼，倒成了这青
色世界里最俏皮的点缀。走进临街的葛氏茶馆，
推开雕花木窗，便能看见窗外的小河。河面上漂
着一艘乌篷船，船尾搅起的水纹，把河两岸的青
砖墙、青石板、青藤叶都揉进了水里，分不清是水
染绿了岸，还是岸映青了水。茶馆里飘着龙井的
清香，茶盏里的茶汤是浅淡的青绿色，抿一口，舌
尖先触到茶的清苦，而后便是满口的甘甜，恰如
平湖的青色，初看清淡，细品才知韵味悠长。

莫氏庄园里的青，是带着书卷气的。这座江
南豪宅的砖墙是青灰色的，廊柱上的木雕虽经百
年，仍能看见当年的青底色。书房里的书桌是老
松木做的，桌面泛着温润的青褐色，上面摆着一
方端砚，砚台里的墨汁若掺了水，便会晕出浅青
的色泽。想象百年前，庄园的主人在这里读书写
字，窗外是青瓦白墙，屋内是墨香书卷，那抹青色
便成了文人风骨的注脚，沉静而不张扬，雅致而

不浮华。
平湖的青，还藏在文化的肌理里。走进非遗

中心，便能看见平湖派琵琶的展柜，那琵琶的琴
身是深褐色的，琴弦却是泛着金属光泽的青，讲
解员说，平湖派琵琶最讲究“清、润、圆、劲”，弹奏
时音色清雅，像雨后的青山，又像月下的清泉，这

“清”与“青”，原是一脉相承的。再看展柜里的钹
子书道具，钹子是铜制的，因常年使用，边缘泛着
淡淡的青锈，说书人握着它，一敲一唱间，民间的
故事便随着清脆的钹声流淌出来，那声音里带着
水乡的清灵，也带着岁月的青色痕迹。

若说东湖的青是灵动的，南河头的青是古朴
的，那乡村田野间的青，便是充满生机的。

平湖地势平坦，河网纵横，房前屋后的池塘
里，浮着圆圆的青荷叶，盛夏时便会冒出粉嫩的
荷花，衬得那青愈发鲜嫩。田间的稻田是随季
节变换的青，春天是刚冒芽的浅青，夏天是浓得
化不开的深青，秋天虽染了金黄，却仍留着稻秆
的青黄，像是给大地披了件渐变色的衣裳。沿

着乡间的水泥路走，常会遇见挎着竹篮的农妇，
篮子里装着刚采的青菜、青椒，那抹新鲜的青，
是最质朴的生活气息，也是平湖“鱼米之乡”最
真实的印记。

如今的平湖，这抹青色又添了新的意涵。
城市里的明湖公园，湖面是澄澈的青，岸边的草
坪是鲜亮的青，公园里跑步的年轻人穿着青色
的运动服，脸上带着朝气的笑容；接轨上海的产
业园区里，玻璃幕墙反射着天空的青蓝，车间里
的机械臂运转着，生产出的新能源产品，正为这
座城市的未来注入“青春”的活力。平湖没有忘
记自己的青色底色，在发展的同时，始终守护着
河网的青绿、田野的青葱、古街的青石板，让这
份青色既能承载历史的厚重，又能孕育未来的
希望。

原来平湖的青，从来不是单一的颜色，它是
水的青、石的青、木的青，是文化的青、生活的青、
未来的青，这抹青色，染透了平湖的过去，也染亮
了平湖的现在与将来。

□ 季小英

青染平湖

吴一峰艺术馆新貌 朱文治 作

微风拂过校园里的那棵老槐树，细碎的白花轻轻往下落，
像一场安静又温柔的小雪。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清香，不浓不
烈，却一下子沁进了心里。

恍惚间，我好像又站回了老家的院子里，抬头就是满树繁
花，耳边回荡着熟悉的笑声，时光慢得仿佛永远不会走。

老家门前，长着一棵老槐树。我还没出生，它就已经立在
那儿了。树干很粗，树皮上布满深深浅浅的纹路，枝丫向四周
伸展开，像个不爱说话却格外可靠的长辈，安安静静守着整个
院子。小时候我总觉得它特别高，要仰着头才能望见树梢。
春天一到，槐树最先冒出嫩黄的新芽，没过几天，一串串铃铛
一样的白槐花就挂满枝头，簇拥在一起，轻轻往下垂着，风一
吹，满院子都溢满了香味。

那时候的春天，到处都是槐花的味道。清晨一推开门，
满眼雪白，花瓣上还沾着露水，亮晶晶的。我常常蹲在树下，
看着花穗晃来晃去，偶尔有花瓣落在肩上、头发上，带着一点
淡淡的甜香。小伙伴们总爱聚在树下，伸手去扯低处的花
枝，摘下一串槐花，把花瓣捋下来放进嘴里，清甜的味道在嘴
里散开，是童年里最真切的甜。我们追着飘落的花瓣跑，笑
声跟着风飘出去，和槐花的香气缠在一起，散在小山村的角
角落落。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月，槐花成了当时最能解燃眉之急
的食物。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不够，村里人就摘来槐花，拌
上粗粮蒸成槐花窝窝，没有精细的调料，口感也粗糙，却能实
实在在填饱肚子，帮一家人熬过艰难的日子。那棵老槐树，在
艰苦的岁月里，默默滋养过一辈又一辈人。

母亲最擅长用槐花做吃的。槐花开得最旺的时候，她就
搬个小凳子，踮着脚摘上满满一篮。洗干净以后，要么蒸一碗
软软糯糯的槐花饭，要么煎几块槐花饼，香味飘出院子，邻居
路过都要夸几句。刚出锅的时候很烫，我总急着伸手去拿，烫
得直哈气，却还是舍不得放下。一家人坐在槐树下边吃边聊，
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在地上洒出点点光斑，日子简单又安
静，温柔得让人舍不得挪开眼。

夏天的槐树，就是个天然凉棚。茂密的叶子挡住太阳，树
下总是凉丝丝的。傍晚，家人搬出竹椅坐在树下乘凉，奶奶摇
着蒲扇，给我讲以前的事。蝉在树上不停地叫，晚风慢慢吹
着，空气里还留着槐花淡淡的余香。我靠在粗糙的树干上，听
着听着就进入了梦乡，心里只觉得安稳又踏实。到了秋天，槐
树叶慢慢变黄飘落，枝头结出细细长长的槐角，我们偶尔捡来
玩，看着叶子落在地上，那时候的我，还不懂什么叫离别。

后来我离开家乡，去外面求学、工作，一直脚步匆匆，忙着
长大，忙着往前赶，很少再安安静静想起那棵老槐树。等再回
到老家时，院门旧得不成样子，院子里长满杂草，那棵陪着我
长大的槐树，早就不见了，只留下一个矮矮的树墩，默默立在
原地。满院的花香、树下的打闹声、热气腾腾的槐花饭，都成
了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又是一年槐花开，校园里的槐花还是像雪一样白，香气还
是那么清甜。只是当年在树下跑跳的少年，如今早已走过半
生。风一吹，花瓣落了一地，我伸手接住一片，指尖好像还能
触到童年的温度。

原来有些美好，一旦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老槐树不在
了，童年过去了，老家的烟火气也渐渐模糊，可那股清甜的槐
花香，那些简单温暖的日子，却一直记在心里。它是岁月留给
我的温柔，不管过了多少年、走了多远的路，一想起来，心里就
暖暖的。

风又起，槐花簌簌落下。
花香还在，思念也还在。
那些散在风里的旧时光，岁岁年年，不曾远去。

□ 海上生明月

槐香如故

年过六十，家里证书一大叠，在单位时各种先进的荣誉
证书，企业转制后获得的诚信经营红本本，都似过眼云烟，没
有留下多少值得回忆的东西，唯独一本三十年前平湖市图书
馆的借书证令我特别珍惜。三次搬家，我都视如珍宝，不曾
丢弃。

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文化站站长通知我去广陈
老街上的文化站，领一份申办借书证的通知书，凭这份通知
单去平湖交 3元钱就可以获得一本借书证。据说我之所以
能有这样的机会，是因为我在当时的《金平湖》上发表了一
篇微型小说《一百斤菜种》，得到了《东海》杂志编辑汤有钧
的赞赏。为了鼓励我继续写作，全镇仅有 5张借书证，我便
占了一个名额。

记得我拿到通知单的第二天就去了平湖，那时的图书馆
还在建国北路，朝东开门，进去有一个大院子，图书馆在北
侧。我交了3元钱便办了一本红色塑面的借书证。

拿到这张珍贵的借书证后，我便时常到图书馆借阅书
籍，《茶花女》《红与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飘》等中外名
著，都是借着这张证逐一读遍的。大量阅读不断充实了我的
学识涵养，也让我从中领悟到许多人生哲理。也正是这张借
书证，深深点燃了我的读书热忱。后来家庭条件日渐宽裕，
我渐渐养成了常逛新华书店买书的习惯，慢慢积累起了自家
藏书。耳濡目染之下，女儿长大后也十分喜爱读书，家中藏
书便日渐丰盈。2016年，我们家庭有幸获评平湖市“十佳藏
书之家”。

被评为“十佳藏书之家”后，我不仅在乡镇参加读书分享，
还多次参加了平湖市图书馆组织的网络直播分享。也因此结
识了更多喜欢读书的老师，丰富了自己的阅读视野。日复一
日的阅读与分享，让我愈发深爱读书这件事。那些静默的铅
字，仿佛一汪温润清泉，缓缓流淌在我的心田。阅读使人寻得
内心的安宁与生活的乐趣，书香在书友之间传递蔓延，彼此温
暖、彼此启迪、彼此成长、彼此精进。也正因为坚守阅读、乐于
分享，读书这件平凡小事，也变得意蕴丰盈、立体厚重，更有温
度与情怀。

回想自己六十余年的人生，七岁时尚没有一个真正的家，
借住在人家的猪舍里。小学三年级时，作文《我的家》被老师
选作范文，贴在班级的学习栏上。文中那一句“尽管我的家只
有二间茅草屋，但我第一次有我自己的家，茅草屋里冬天很暖
夏天挺凉”被老师用红笔轻轻画了线，那份温暖，至今铭记。
人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衰老，但接受知识的欲望始终没有减
弱，用知识去感染人的热情永不冷却。这本小小的借书证，伴
我走过漫漫岁月，丰盈了我的人生，为我播下阅读种子，让

“书”真正成为了我终身的良师益友。

□ 朱建明

小小借书证


